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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读

《 鲁滨孙飘流记 》的作者丹尼尔 ? 笛福 （ Daniel

Defoe ， 约 166G--1731 ） 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信

奉新教的家庭 ， 二十一岁 时他开始在欧洲各地从

事商业活动 ， 参与政治 ， 主办政论杂志 。 五十九岁

时创作 《 鲁滨孙飘流记 》 （ 1719 ）并一举成名 。 之

后五年里又陆续推出 《 鲁滨孙飘流续记 》 、《辛格尔

顿船长 》 、 《 摩尔 ? 佛兰德斯 》 入 罗克萨娜 》 等多

部小说 。

《 鲁滨孙飘流记 》 的主人公鲁滨孙放弃了安

逸的中产阶级生活 ， 开始通过海上历险进行资本

的原始积累 。 由 于他经营有道 ， 很快使 自 己赢利并

脐身于富人的行列 。 只身一人流落荒岛之后 ， 他凭

借 自 己 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， 用勤劳的双手

把荒元人烟的小岛建设成一个样和有序 、 自 给 自

足的家园 。 经过不懈的努力 ， 他最终摆脱了孤寂无

聊的生活 ， 回到了英国 。 在那里 ， 他得到了属于他

的一笔巨额财产 ， 而这笔财产主要是他当年在巴

西投资增殖的结果 。

笛福为我们描述了他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创

业历程 ， 揭示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精神



和侵占行为 。 同时 ， 作品用富有中产阶级特色的商

业语言描述主人公 ， 朴实无华 ， 真实可信 ， 富于逻

辑性 。 此外 ， 鲁滨孙这个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

精彩亮相 ， 改变了 以往的长篇小说以帝王将相 、骑

士美女为主人公的情形 ， 使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

化的语言大量走进叙事文学作品 。 这些都使该小

说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。

编 者



一六三二年 ， 我 出 生在约克①市～个贵族家庭 。 我们不是当

地人 。 我那经商的父亲是德国不来梅②市人 。 移居英国后 ， 他先

是住在赫尔③市做生意 ， 发家后从商界脱身就搬到约克市定居 ， 并

在那儿娶了我的母亲 。 母亲的娘家姓鲁滨孙 ， 是当地名 门望族之

一

， 因而给我取名 叫鲁滨孙 ? 克罗伊茨内 。 由 于英国人一读到
“

克

罗伊茨内
”

这个德 国 姓 ， 发音就走样 ， 大家索性就 叫 我们
“

克罗

索
”

， 以致连我们 自 己也这么称呼这么写了 。 所以 ， 我的朋友们都

叫我
“

克罗索
”

。

我有两个哥哥 ： 大哥 曾 是驻佛兰德④的英国步兵 团 中校 。 著

名 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 。 不幸的是大哥在敦刻尔

矽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了 。 至于二哥的下落 ， 我至今无

从知晓 ， 如同我父母对我后来的情况也毫不知晓一样 。

我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 ， 父母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 ， 因此我从

小只是喜欢幻想 ， 比如 出洋远游 。 当时 ， 虽然我父亲年岁 大了 ， 但

他还是让我接受了相 当好的教育 。 他送我去寄宿学校 ， 还让我享

受乡村义务教育 ，

一心一意要我将来学法律 。 但我对这一切毫无

兴趣 ， 只是想航海 ， 乃至于件逆父命 ， 也全然不顾母亲的恳求和朋

友的劝阻 。 也许 ， 就是我的这种天性 ， 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人生 。

我父亲思维敏捷 ， 为人谨慎 。 他预见到我的意图会给我带来

不幸 ， 便时常正言厉色地开导我 ， 并给予我许多忠告 。
一天早晨 ，

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 。 那时他正值痛风病发作 ， 行动不便 。 他十

分恳切地规劝了我一番 ， 问我除了满足 自 己 漫游四海的嗜好外 ， 究

竟还有什么理由要弃父母 、离家乡 呢 ？ 在家乡 ， 我是完全可以经人

引荐在社会上立身的 。 如果我勤奋努力 ， 将来也完全可以发家致

① 约克 ： 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城市 。

② 不来梅 ： 德国北部港 口城市 ， 为德国 当时三大 自 由 市之～

。

③ 赫尔 ： 英格兰东部港 口城市 ， 在约克 市之东 。

④ 佛兰德 ： 欧洲旧地名 ， 包括现在比利时的北部和荷兰的西南部 。

⑤ 敦刻尔克 ： 法国北端一个靠海的城市 ， 古时属佛兰德 。



富 ， 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 。 他对我说 ， 通常 ， 出洋 冒 险者 ， 不是穷得

身无分文 ， 就是妄想暴富 。 他们野心勃勃 ， 想以非凡的事业光耀于

世 。 但对我来说 ， 这样做毫元意义 。 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 ， 正好介

乎两者之间 ， 即常言所说的 中 间 阶层 。 他根据 自 己 长期的生活经

验判断 ， 这是世界L最好的位置 ， 也最能使人幸福 ： 既不必像下层

人那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 ！ 日 困顿 ， 也不像那些上层人

那样因骄奢淫逸 、贪欲无度 、 相互倾轧而精疲力竭 。 他说 ， 你可以

从以下事实中认识到 ， 中 问 阶层的生活确实幸福无比 。 人入羡慕

这种地位 ， 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 ， 恨不

得 自 己 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 的 中产阶级 。 明智 的人也证实 ， 只

有这种阶层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。 怪经》 中 的智 者曾祈祷

过 ：

“

使我既不贫穷 ， 也不富裕 。

”

他提醒我 ： 只要你用心观察 ， 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

人都是多灾多难的 ， 只有中 间阶层灾祸最少 。 中 间 阶层不会像上

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 ， 难以琢磨 。

一方面 ， 不会像

阔佬那样因挥霍无度 、 骄奢淫逸而身心俱疲 ；
一方面 ， 不会像穷人

那样因终 日 操劳 、缺吃少穿而惟粹窘迫 。 只有 中 间地位的人可尽

享人世的幸福和安乐 ： 他们常年过着稳定富裕的生活 。 适可而止 ，

不前不后 ； 心惰恬淡 ， 健康安宁 ， 与人友好 ， 乐在其中 。 享受生活的

诸多乐趣 ， 可谓颇有福气 。 这种生活方式 ， 使人颐养天年 ， 免遭劳

心劳力之苦 ， 既不必每 日 劳作 ， 陷入窘境 ， 伤身费神 ， 也不会因妒火

中烧 ， 利欲熏心而狂躁不安 。 中间阶层的人可 以悠哉 自 得 ， 尽情体

味人生的惬意 ， 而不必跋涉于艰难困苦之中 ； 他们感到幸福 ， 并随

着时 日 的流逝而沉醉其中 。

接着 ， 父亲态度诚挚 、 无限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孩子气 ， 更不要

急于 自 讨苦吃 。 因为 ， 不论人之常情 ， 还是家庭 出 身 ， 我都不必吃

苦 。 他劝我不必为每 日 生计操心 ， 而会为我做好一切安排 ， 并将尽

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问阶层的幸福生活 。 如果我不能在世上

? 2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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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生活 ， 那就与他元关 ， 而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是我 自 己 的过错所

致 。 这是由 于他看到我决心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 自 己带来灾

难 ， 因此向我提出 了警告 。 总而言之 ， 他答应 ， 如果我听他的话 ， 安

心在家 ， 他一定会尽力 为我做出理想的安排 。 如果我违背他离家

远游而在将来遭遇到不幸 ， 那就不要怪他无情了 。 谈话结束时 ， 他

又告诫说 ， 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 ， 因为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

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前线 ， 但当时大哥年轻气盛 ， 去部队服役义无

返顾 ， 结果殒命战场有去无还 。 他还对我说 ， 他会永远为我祈祷 ，

如果我执意做蠢事 ， 那么 ， 他敢说 ， 上帝一定不会护佑于我 。 当我

将来求助无门时 ，

一定后悔 自 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。

事后想起来 ， 父亲最后这几句话 ， 竟成了我的遭遇的预言 。 当

然 ， 我相信父亲当时未必意识到我的结果 。 可我注意到 ， 当他说这

番话的时候 ， 老泪纵横 ， 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沙场 ， 而我也会

因求助无门而后悔时 ， 更是悲从中来 ， 埂咽难言 。 最后他对我说 ，

他忧心如焚 ， 难于言表 。

我为这次谈话感动不 已 。 是啊 ， 谁听 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

呢 ？ 我决心听从父亲的意愿 ， 安心 留 在家里不再想出 海的事情 。

可是 ， 我的上帝 ！ 只过了凡天 ， 我就把 自 己 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

了 。 为 了不让父亲继续烦我 ， 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 ， 我一

直回避他 。 但是 ， 我并不像以 前那样冲动行事 ， 而是等我母亲心惰

较好的时候去找她 。 我对她说 ， 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 ， 除此

之外我一无所求 。 希望父亲最好答应我 ， 免得逼我离家出走 。 我

说 ， 我已经十八岁 了 ， 元论学徒或是做律师助手都为时 已 晚 。 而

且 ， 我绝对肯定 ， 即使 自 己去当学徒或做律师助手 ， 也必定半途而

废 ， 逃出来航海 。 如果她能为我去父亲那儿说情 ， 让他答应我乘船

出洋一次 ， 如果我回家后觉得 自 己对航海没有多少兴趣 ， 那我定会

加倍努力 ， 弥补我所挥霍的时间 。

母亲听了我的话怒不可遏 。 她说她知道对我父亲说这种事毫



无用处 。 父亲十分清楚这事对我 的利害 ， 决不肯答应我去做任何

损害 自 己 的事情 。 她还说 ， 父亲和我的谈活多么语重心长 、循循善

诱 ， 而我竟然还是不思悔改 ， 离家远游 ， 这实在使她不能理解 。 她

说 ， 如果我执意 自 寻绝路 ， 任何人都不会来帮助我 。 她要我相信 ，

元论是母亲还是父亲 ， 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 。 我如果一意孤行 、

自 蹈覆辙 ， 与她毫元关系 ， 免得我 以后说 ，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意见

不一致 。

尽管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 ， 不肯向父亲转达我的话 ， 但事

后我知道 ， 她还是把我们谈话的 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 。 父

亲听了忧心惭冲 。 他对母亲叹息道 ： 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 ， 也许

会很幸福 ， 但如果到海外 ， 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。 正因为如

此 ， 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出去 。

事过～年 ， 我终干离家出走了 。 而在这一年里 ， 尽管家人多次

建议我
“

务正业
”

， 但我就是固执己见 ， 总是与父母亲纠缠不休 ， 要

他们满足孩子的心愿 。 有一天 ， 我偶然来到赫尔市 。 当时 ， 我还没

有私 自 出走的念头 。 但在那里 ， 我碰到 了一个朋友 。 他说他将乘

他父亲的船去伦敦 ， 并怂恿我与他们 同行 。 他以水手们常用的诱

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 ， 你不必付船费 。 当时 ， 我既没有 回家与父母

商量 ， 也没有托人给他们捎信儿 ， 心想我走了 以后他们迟早会知道

消息的 。 同时 ， 我既不向上帝祈祷 ， 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 ， 甚至

一点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发生的后果 ， 径直登上了一艘开往伦

敦的船 。 那天正是一六五一年九月 一 日 。 谁知道 ， 这竟然是一个

倒霉的 日 子啊 ！ 我相信 ， 没有一个外出 冒 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 ，

一出 门就遭遇厄运 ，

一遭遏厄运就这么难以 自 拔 。 我们的船一驶

出恒比尔河①就刮起了大风 ， 风助浪势 ， 十分吓人 。 因为我是第一

次出海 ， 非常难受 ， 又怕得要死 。 这时 ， 我就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

① 恒比尔河 ：
一作亨巴河 ， 发源于英格兰中部 ， 流人北海 。

? 尊 ?



感到后悔了 。 我这个背弃父母的不孝之子 ， 不听老人劝告 ， 上帝就

这么快惩罚我了 ， 真是理所当然 。 那一刻 ， 父母的忠告 ， 父亲的眼

泪和母亲的祈求 ，

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。 我的 良知尚未涡灭 ，

不由得 自 责不已 ： 我悔不该拒绝忠告 ， 悔不该背弃父亲的 旨意和上

帝的庇佑 。

风暴越刮越猛 ， 大海汹涌澎湃 ， 波浪如山谷般险峻 。 我以前从

未见过这种情景 。 但与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相 比 ， 那

实在不足为奇 ， 就是与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 。 可是 ， 在

当时 ， 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来说 ， 这足已令我胆颤心惊 、 魂

飞魄散了 ， 因为我对航海毫无经验 。 我觉得海浪随时会将我们吞

噬 。 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 ， 我就有倾覆不归的惶恐 。 于是 ， 我

一次又一次地发誓 ： 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免我一死 ， 让我的双脚

踏上陆地 ， 我就马上口到父亲身边 ， 永生永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 。

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 ， 再也不会 自 讨苦吃了 。 同时 ， 我也醒悟到 ，

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论述 ， 确实句句有理 。 就拿我父亲来说 ，

他一生安逸舒适 ， 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巨浪 ， 也没有经历过陆

上的艰难坎坷 。 因此 ， 我决心做一个真正 回头 的浪子① ： 回 到家

里 ， 回到我父亲的身旁 。

这些理智而明确的思想 ， 在暴风雨肆虐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问

内 ， 始终在我脑子里索绕 。 到了第二天 ， 暴风雨过去了 ， 海面平静

多了 ， 我对海上生活开始逐渐适应了 。 但我整天还是愁眉苦脸 ， 加

上有点晕船 ， 更是精神不振 。 到 了傍晚 ， 天气完全放晴 ， 风也完全

停止 ， 继而出现的是一个美好可人的黄昏 。 出海当晚和次 日 清晨

天气晴朗 ， 日 落 日 出无比美丽 。 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， 令人

心旷神抬 。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美景 。

① 出 自 《新约 ? 路加福音》 ， 大意说某家的小儿子要 了 父亲分给他的一半财产 ，

浪迹天涯 ， 受尽苦难 ， 最后反悔回家 。 其父杀牛相迎 ， 以 庆贺浪子 回头 。 在他

父亲看来 ， 他这个儿子是
“

死而复活 ， 失而复得
”

的 。



那晚我睡得很香 ， 第二天也不再晕船 ， 精神也因之一爽 。 前天

还在咆哮的大海 ，

一下子竟这么柔和平静 ，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。 那

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铁心不再航海 ， 就过来看我 。

“

喂 ， 鲍

勃 ，

”

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，

“

现在你觉得怎样 ？ 那天晚上的一点小

风 ，

一定把你吓倒 了 吧 ？
" “

你说那是一点小风 ？
”

我说 ，

“

那可是一

场可怕的风暴啊 ！
" “

风暴 ？ 你这傻瓜 ，

”

他回答道 ，

“

你把那点风也

叫风暴 ？ 那算什么呀 ！ 只要船只稳当 ， 海面宽阔 ， 像这样的一点风

我们根本不在乎的 。 当然 ， 你初次出海 ， 也在所难免 。 鲍勃 ， 来吧 ，

我们搞杯甜酒①喝喝 ， 把那些事扔到后脑勺去吧 ！ 你看 ， 天气多好

啊 ！
”

我也不想详细回忆这段惊心动魄且心绪难平的事 。 干脆 ， 我

们按照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 ， 调制 了 甜酒 。 我被灌得酪酚大醉 。

那个晚上 ， 我喝酒胡闹 ， 尽兴撒欢儿 ， 把对 自 己过去行为的仟悔与

反省 ， 以及未来的决心 ，

一股脑抛到九霄云外 。 简而言之 ， 风暴过

去 ， 大海又恢复了平静 ， 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荡然无存 ， 那

种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无影无踪 了 ， 而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冲

击着我的心头 。 我把 自 己危难中下定的决心和誓言一概弃之不顾

了 。 有时 ， 那些仟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在脑海里游荡 。 而我却竭

力躲开它们 ， 并使 自 己振作 ， 好像 自 己要重新做人似的 。 因此 ， 我

和水手们一如既往地喝酒胡闹 。 不久 ， 我也能控制 自 己 的冲动 了 ，

不让那些悔改的念头死灰复燃 。 不到五六天 ， 我就像一些想摆脱

良心 自 责的年轻人那样 ， 完全 自 由 ， 无拘无束了 。 为此 ， 我注定会

遭受新的灾难 。 上帝见我不知 自 省 ， 肯定会毫不 留情地惩罚我 ， 并

且 ， 这完全是我 自 讨苦吃 ， 在劫难逃 。 既然我没有把 自 己平安渡过

第一次灾难视为上帝对我的恩德 ， 下一次的大祸就会变本加厉 。

那时 ， 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悍勇猛 、最胆大包天的水手 ， 也都要胆怯 ，

向上苍求饶 。

① 甜酒 ： 又译作
“

潘趣酒
”

， 是一种用酒 、 果汁和牛奶等调和而成的饮料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出海第六天 ， 我们到达锚地雅茅斯①
。 大风暴之后 ， 我们的船

行走缓慢 ， 因为尽管天气晴朗 ， 但逆风不停 。 因此 ， 我们不得不在

海中抛锚停泊 。 来 自 西南的逆风连吹 了七八天 。 在此期间 ， 许多

从纽卡斯尔②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个开放锚地停泊 。 这里是海上来

往必经的港 口 ， 船 只都在这儿等候 ， 可 以 待 逆风停时驶人耶尔

河③
。

本来我们应趁着潮水驶入河 口 ， 而不该在此地停泊太久 。 无

奈风紧 ， 四五天之后 ， 风势仍有增无减 。 这块锚地素来是 良港 ， 加

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 ， 锚索 、惋转 、缆篷等设备都十分结实 ， 水手们

便对大风毫不在意 ， 不再惧怕忧虑 ， 照 ！ 日按他们 自 己 的生活方式休

息作乐 。 但是到第八天早晨 ， 风势骤然增大 。 于是全体船员都行

动起来 ， 七手八脚地落下 中帆 ， 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安顿妥当 ， 使

船顶住狂风 ， 安然无恙 。 中午时分 ， 大海卷起狂澜 。 我们的船头好

几次钻人水中 ， 海水淋淋 。 有一两次 ， 我们甚至以 为船锚滑脱 ， 船

长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 。 于是 ， 我们在船头下 了两个锚 ， 并把锚索

放到极限 。

这时 ， 风暴来势汹汹 ， 令人胆颤心凉 ， 连水手们 的脸上也现出

惊惧之色 。 尽管船长小心谨慎 ， 力图控制好船体 ， 但当他出人 自 己

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 ， 我好几次听到他哺哺 自 语 ：

“

上帝

啊 ， 保佑我们吧 ！ 我们都活不了啦 ！ 我们都要完箴了 ！
”

这类活他

没少说 。 在最初一阵的忙乱中 ， 我不知所措 ， 只是麻木地躺在 自 己

的船舱里�D�D我的舱房在船头 。 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惰 。

开始 ， 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 ， 而是变得毫无知觉 。 我原以为死

亡的恐惧已经消失 ， 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 。 但我前面

说过 ， 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 ， 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 ， 可把我吓

① 雅茅斯 ： 是英国东部的港 口 城市 。 锚地 ： 指港 口 外的侮 L停泊处 。

② 纽卡斯尔 ； 英格兰 中西部城市 。

③ 耶尔河 ： 英格兰诺福克郡河流 ， 流人北诲 。 雅茅斯在其河 口湾畔的呷角处 。



傻了 。 我走出舱房 ， 满 目 凄凉 。 这种景象我从未见过 ： 海上的排天

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 。 再向 四面一望 ， 境况更是

惨不忍睹 。 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 ， 因为载货过重 ， 已经把

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 。 突然 ， 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 。 原来 ， 停在

我们前面约有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经沉没了 。 另外两艘船也被狂

风吹得脱了锚 ， 被迫 冒 险离开锚地漂向大海 ， 而船上的桅杆也一根

不剩了 。 小船的遭遇要算最好的 ， 因为小船在海上容易行驶 。 但

也有两三只只剩下角帆的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 ， 向

外海飘去 。

傍晚 ， 大副和水手长恳请船长砍掉前桅 ， 而此事船长是难以接

受的 。 但水手长警告说 ， 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 ， 船就会沉没 。

于是 ， 船长也只好答应 。 但是 ， 前桅一旦砍断 ， 主桅就会随风摇摆

失去控制 ， 船也会随之剧烈摇晃 。 于是 ， 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

掉 。 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 甲板了 。

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 。 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毛

头小子 。 之前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要命 ， 更何况这次真的遇

上了大风暴 。 此时此刻 ， 当我记述那时我的心情 ， 我也要说 ， 我固

然也害怕死 ， 但使我更害怕的是 ， 我想到也违背了 自 己不久前的忏

悔 ， 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无数次决心 ， 这种恐惧感

比我怕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。 当时的心请如此 ， 加之对风暴的害

怕 ， 那种心理状态即使现在我用笔也难以名状 。 但当时的情形还

不算是最糟糕的呢 ！ 因为风暴越刮越猛 ， 就连水手们也都承认 ， 他

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惨烈的大风暴 。 我们的船虽然坚牢 ， 但因

载货太重 ， 吃水很深 ，

一直剧烈地摇摆起伏 ， 令人心若悬空 。 只 听

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船要沉了 。 当时我还不知道
“

沉
”

是什么 意

思 ， 这于我倒也是好事 。 后来我请教他人之后才明 白 。 这时风浪

更加凶猛了 ， 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 的情况 ： 船长 、 水手长 以及其

他一些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断地祈祷 ， 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覆没的

? 8 ?



危险 。 到了半夜 ， 更是雪上加霜 。 那些到舱底检查的人中 间 ， 忽然

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 ： 船底漏水了 ！ 继而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嚷 ：

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 ！ 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 。 当我

听到船底漏水时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一般 。 我当时正坐在 自 己 的

舱房的床边 ， 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 ，

一下子就倒在了船舱里 。 这时

有人把我喊醒 ， 说我啥忙也帮不上 ， 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 。 听罢 ，

我立即打起精神 ， 跑到抽水机旁 ， 拼命地干起来 。 正当大家全力抽

水时 ， 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 ， 随风向海上漂去 。 当

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 ， 船长就下令放一枪 ， 作为求救的信号 。 我

当时大吃一惊 ， 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 ， 以为船漏了 ， 或是发生了灭

顶之灾 ， 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。 此刻 ， 人人 自 顾不暇 ， 哪里会有人

管我的死活 ， 也没有人顾念我发生了什么事 。 那时 ， 另一个人立刻

上来接替我抽水 。 他把我踢到一边 ， 任我躺在那里 ，

一定以为我已

经死了 。 过了段时间我才苏醒过来 。

抽水继续进行 ， 但底舱里的水越来越多 。 我们的船显然不久

就会沉没 。 这时 ， 尽管风势略有减弱 ， 但船肯定没有驶进港湾的希

望 ， 船长只有不断鸣枪求救 。 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

漂过 ， 便冒 险放下一只小艇救我们 。 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

靠近我们的大船 ， 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上 ， 他们也无法挨近

我们的大船 。 最后 ， 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 ， 舍身相救 ； 我们则从船

尾抛下一根带着浮筒的绳子 ， 并尽量把绳子放长 。 小艇上的人费

尽周折 ， 终于抓住了绳子 。 我们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 ， 全体船员才

逐个下到小艇上 。 此时此刻 ， 我们无法再回到他们那艘船上去了 ，

大家一致同意 ， 任凭小艇随波而行 ， 并竭力 向岸边划去 。 我们船长

许诺 ， 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 ， 他将给他们的船长照价赔偿 。 这样 ，

小艇一半划行 ，

一半随浪逐流 ， 慢慢朝北方的岸边漂去 ， 最后靠近



了温特顿①呷角 。

刚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 ， 我们就看到它沉下去了 。 这时候 ，

我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的含义 。 不瞒你说 ， 当水手们告诉我

大船正在下沉时 ， 我几乎不敢正视一眼 。 逃命的那一刻 ， 与其说是

我 自 己爬上了小艇 ， 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 。 从落人

小艇的那一瞬起 ， 我便心灰意冷了 ：
一方面是 由 于风暴的惊吓 ， 另

一方面是顾及此行凶吉未 卜 而忐忑不安 。

虽说处境危难 ， 水手们还是奋力 向岸边划去 。 当小艇被冲上

浪尖时 ， 我们已经看到海岸 了 ， 岸上有许多人跑来跑去 ， 想等我们

靠岸时救助我们 。 但小艇速度特别慢 ， 靠岸很难 。 最后 ， 我们终于

划过了温特顿灯塔 。 海岸 由 此向西凹进 ， 并 向克罗默②延伸 。 这

样 ， 陆地的阻挡减弱 了风势 ，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靠了岸 。 全体船员

安全登陆 ， 马上步行到雅茅斯 。 我们受到了 当地官员 、 富商和船主

们的热情款待 。 他们妥善安置我们食宿 ， 还为我们筹足 了旅费 。

这样 ， 我们可以按 自 己 的意愿或去伦敦 ， 或回赫尔 。

那时候 ， 我如果有点脑子 ， 就应 回到赫尔的家里 ， 那样我一定

很幸福 ， 父亲也会像《 圣经 》 记述的父亲那样 ， 杀肥牛迎接我这 回

头的浪子 ， 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

没 ， 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得知我九死一生 。

但我厄运未尽 ，

一种元形的力量迫使我迷途不返 。 有好几次 ，

在我头脑清醒时 ， 理智的声音大声呼唤我回家 ，但我却没有勇气听

从这召唤 。 我不知道 ， 也不想知道该如何逃避这种驱使 自 己冥顽

不化的力量 ， 这是一种说不出 的神秘的力量 ， 它往往会逼迫我们 自

寻绝路 ， 明知大难临头 ， 却还一意孤行到底 。 显然 ， 我命中注定元

法摆脱厄运 。 也正是这种无形力量的驱使 ， 我才违背理智的 召唤 ，

甚至不想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吸取教训 。

① 温特顿 ： 雅茅斯附近的一个小城镇 。

② 克罗 默 ： 诺克槁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 。



我的朋友 ， 那位船长的儿子 ， 是他让我铁心上 了他父亲的船 。

而如今 ， 他胆子反倒不如我了 。 当时在雅茅斯市 ， 我们被分别安置

在好几个地方住宿 ， 直到两三天以后我俩才会面 。 这是我们上岸

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。 交谈伊始 ， 我就发现他的 口 气不一样了 。 他

神情沮丧 ， 不时地摇头 ， 问我近况 ， 还把我介绍给他父亲 。 他对他

父亲说 ， 我这是第一次航海 ， 元非体验一下罢 了 ， 以后还想出 洋远

游 。 听罢 ， 他父亲用非常严肃和关切的 口 吻对我说 ：

“

年轻人 ， 你不

该再航海 了 。 这次灾难是个不祥 的征兆 ， 说明 你不能 当 水手 。

”

“

怎么呢 ， 先生 ，

”

我问 ，

“

难道您也不再航海了吗广
“

那是两回事 ，

"

他说 ，

“

航海是我的职业 ， 也是我的职责 。 你这次出海 ， 虽然只是一

种尝试 ， 但老天爷已给你苦头了 。 假如你一意孤行 ， 必 自 尝苦果 。

也许 ， 我们这次大祸临头 ， 正是 由 于你上船的缘故 ， 就如同约拿上

了开往他施①的船似的险恶 。 请问 ， 你是什么人 ？ 为什么要坐我

们的船出海？
”

这样 ， 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 自 己 的身世 。 他听后立

刻怒气冲天 ， 说道 ：

“

我究竟作了什么孽 ， 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 。

以后我绝不再和你同船 ， 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 ！
”

我觉得 ， 他是因为

沉船的损失心烦意乱 ， 想在我身上宣泄而已 。 其实 ， 他根本没有权

利对我大发雷霆 。 尽管如此 ， 他后来又郑重其事地与我谈话 ， 敦促

我回到父亲身边 ， 不要再惹怒上帝而毁掉 自 己 。 他说 ：

“

年轻人 ， 老

天爷是不会放过你的 。 听我的话 ， 你若不 回家 ， 不论你到哪儿 ， 你

只会受难和失望 。 到那时 ， 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 。

”

我对他的一席话不置可否 ， 就跟他分手了 。 从此我再也没有

见到过他 ， 对其下落也一无所知 。 至于我本人 ， 身上有了点钱 ， 就

从陆路去伦敦 。 途中 ， 以及到了伦敦以后 ， 我始终翻来覆去地想 ：

是回家 ， 还是航海 ？ 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。

① 出 自 《 旧约 ? 约拿书》 ： 上帝命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 ， 约拿违命乘开往他施的

船 。 中途海风大起 ， 水手们惊恐求神 ， 从 占 卜 中得知 ， 是约拿触怒天神而招致

风暴 ， 便将约拿投入海中 ， 立即风平浪茶 。



只要想到 回家 ， 羞耻之心就使我归心全元 。 我立即想到街坊

邻居的讥笑 。 我 自 己不仅羞见双亲 ， 也羞见熟人 。 这件事使我时

常 回味 。 这般心思多么荒诞不经 ， 多么不可思议 。 对于年轻人 ， 通

常在这种时刻应理智行事 。 然而 ， 他们不仅不以错误为羞 ， 反而以

侮过为耻 ； 他们不以干蠢事为鄙 ， 反而以改过为辱 。 实际上 ， 他们

若能觉悟事理 ， 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之人 。

就这样 ， 过了好几天 ， 我 内心矛盾重重 ， 不知何去何从 。 但我

一想到 回家 ，

一种厌恶感便油然而生 。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， 我对

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 ， 原来犹疑不定的归家之念也 日 趋淡薄 ， 甚至

丢到了爪哇国 。 因此 ， 我又重新向往起了航海的生活 。

不久前 ， 那种魔力驱使我离家出走 。 我年轻无知 ， 想人非非 ，

妄想发财 ， 而且这种念头根深蒂固 ， 使我对一切忠告置若罔 闻 ， 把

父亲的恳求和严命当作耳旁风 。 现在 ， 还是缘于这种邪恶 的力

量�D�D不管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， 它使我开始了人生最险恶的 冒

险事业 ： 我踏上了一艘驶向非洲海岸的船 ， 即水手们的用语 ： 到几

内亚①去 ！

在此前的 冒险活动中 ， 我在船上从没有当过水手 。 这就是我

的不幸 。 本来 ， 我可 以 比平时艰苦些 ， 学做一些普通水手做的工

作 ， 发展下去 ， 即使当不了船长或许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理什

么的 。 然而 ， 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做出最不幸的选择 ， 这一次也是

如此 。 我在 口 袋里装了几个钱 ， 穿着体面的衣服 ， 像往常一样 ， 以

绅士身份上了船 。 船上的所有事务 ， 我既不知道 ， 也不会做 。

还算有些运气 ， 我在伦敦结交了好朋友 。 这又是我命里注定

的 。 这种好事～般很难落到我这个放荡不羁 、 误入歧途的年轻人

身上 。 倒是魔鬼总是早早设下陷饼 ， 而对我是个例外 。 起初 ， 我结

识了一位船长 ， 他曾去过几内亚沿岸 ， 在那儿 ， 他做了一笔可观的

① 几内亚 ： 现今指几内亚地区 ， 西非沿大西洋的一个广大地区 。 欧洲 17 至 ！ 8 世

纪对非洲西部的通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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